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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以2016~2021年面板数据为基础，采用耦合分析模型和灰色关联分析模型，探讨数字经济与贵州农

村地区经济发展的耦合性，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深入分析数字经济在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

用机制，以及贵州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为数字经济提供的市场空间和机遇。研究结论表明：贵州省数字经

济与农村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在2016~2021年间已由中度失调达到初级协调阶段；2016~2021年间，数字

经济的发展程度整体上弱于乡村振兴，但前者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后者，差距逐步缩小，数字经济与农村

发展具有较高的相关度，但并未达到最优耦合状态，难以实现高质量协调互补发展；数字经济的发展为

贵州农村地区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动力，数字经济的应用和发展需要依托于贵州农村地区经济的

不断发展和优化；贵州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也为数字经济的应用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

遇，随着贵州农村地区经济的不断发展，数字经济的应用和发展将得到进一步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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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is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2016~2021 and adopts coupling analysis model and grey 
correlation analysis model to explore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Guizhou province. It deeply analyzes the mechanism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n promoting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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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s, as well as the market space and opportunities provided by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indicate that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
tween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Guizhou province has reached the primary coor-
dination stage from moderate disloc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2016~2021. During this same period, 
the development degre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s generally weaker than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but its growth rate is significantly faster, and the gap gradually narrows.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rural development have a high correlation but have not reached the optimal coupling state, making 
it difficult to achieve high-quality coordinated and complementary developmen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provides new impetu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rural 
economy in Guizhou, and th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need to rely on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rural economy in Guizhou.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economy in Guizhou also provides broad market space and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for th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economy in Guizhou, th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will be 
further expa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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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数字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发展迅速，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数字经济的

发展不仅带来了新的商业模式和经济增长点，还对传统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我国经济发展也

进入了新时代，数字经济成为了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然而，我国仍然存在城乡

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尤其是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数字经济的普及和应用程度也不高。因

此，探讨数字经济与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数字经济在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机

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贵州省是我国贫困地区较为突出的地区之一，农村地区经济发展面临

着诸多困难和挑战。近年来，贵州省加强数字经济领域的建设和推广，数字经济在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

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以贵州省为研究对象，探讨数字经济与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关

系，对于推动贵州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和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数字经济和传统经济的比较研究、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等方面，对

数字经济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机制和耦合性分析较少关注。因此，本研究从耦合性的角度出发，

深入探讨数字经济与贵州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填补数字经济与农村地区经济发展耦合性

分析方面的研究空白，为数字经济和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协同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 
当前数字经济已经广泛地活跃在各种经济活动之中，引起各国政府和研究人员的关注，让各国认识

到数字经济发展会给其经济形势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是未来全球经济发展新动能[1]。国外早于 1996 年

美国商人 Tapscott 发表了《数字经济》[2]一书，首次提出了“数字经济”这一术语，并且被称为“数字

经济之父”。在这本书里，作者阐述了互联网会怎样改变全球各种事务的运作方式，引发几种新型经济

形式与事件。Brynjolfsson 与 Brian (2000) [3]相信数字经济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交易模式，它是一种

以数字化形式来交易商品的独特经济形态；Kim (2002) [4]同样指出数字经济就是利用数字技术来商品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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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的经济形式，它与传统的经济形式完全不同；Carlsson (2004) [5]将数字经济视为一种动态经济，它通过

利用互联网等高技术将各行为者联系起来，并不断生成新的组合形式；Turcan (2014)等人[6]认为，信息

能给数字经济发展带来持续的机会，进而帮助创新产品开发与产品服务。国内学者们对数字经济的有关

概念研究虽然起步晚，但随着时间推移，类似研究成果越来越多。例如王俊岭(2001)等人[7]将数字经济视

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和数字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经济成果，并不将其视为行业经济而将其视为趋势经

济并将其等同于信息经济；刘助仁(2002) [8]认为，数字经济主要包括电子商务、信息通信技术、数字技

术等高科技产业，是一种全新的商品交易方式；孙德林、陈小龙等人(2003) [9]将数字经济视为通过生产

工具革命使工业经济走向数字经济的过程，并将其仅仅视为媒介；学者何枭吟(2011) [10]分析了知识经济、

网络经济、信息经济、数字经济的概念，提出了四种经济之间的必然联系，即以知识经济为基础、以信

息经济、网络经济为催化中介、以数字经济为终极结构形态；李长江在(2017) [11]对数字经济的内涵作了

初步论述，并认为数字经济内涵是由信息技术和信息化所导致的经济形态，是目前研究存在的共性问题，

但也有研究者从非定义和测量两个视角来阐述数字经济内涵。在张雪玲、焦月霞等(2017) [12]看来，数字

经济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变革业务流程与模式，使生产活动在每一个环节都能数字化，进而改变经济结构

与经济价值的创造模式。孙杰(2020) [13]将经济活动作为切入点，得出数字经济这一概念伴随着互联网、

信息数字化等技术应运而生，其目的在于提升经济活动效率、优化产业结构。 
数字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应用，数字经济也成为了许多国家的重要战略。数字经济与农村经

济融合发展是当前我国农业发展的热点，各界学者对此进行了不同的研究和分析。在国外，Aleksandrov 
[14]等探讨了数字经济条件下自我发展地区评估的理论方面,文章分析了数字经济条件下北西联邦区

(NWFD)农村地区内生发展所面临的问题。Gusmanov Rasul [15]等科学地证明应用情景方法预测农村地区

农业食品领域发展的可行性，评估了数字转型过程对农业生产者活动的影响，并强调了在农业领域使用

现代数字技术的优势。Clark Beth [16]等探讨了英国农村企业在数字经济中如何实现繁荣，解锁英国农村

地区的数字潜力对于农村企业、农村社区和整个英国经济的未来至关重要。Fedorova [17]表明在数字化和

后工业经济的领域，自我发展工具可以帮助农村经济实现更新，促进当地社区参与数字经济的创业活动，

提高收入水平。在国内，李煜颖(2023) [18]在其研究中，对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融合发展的现实意义和实

践模式进行了阐述，并提出了推动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融合发展的有效策略。蒋敏(2023) [19]以乡村振兴

视角对数字经济与农业农村的融合发展进行了研究，认为政府应以财政收入撬动社会资本，推进乡村信

息服务平台和农业数据共享系统的建立与完善。赵凯鑫(2023) [20]探究数字经济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影

响，剖析数字经济的创新驱动价值，并就如何激发数字经济的驱动力提出建议。时孜腾(2022) [21]则从城

乡发展差距的角度评价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内在机理。崔佳钰(2022) [22]研究了山东省数字经济与

农业农村深度融合发展的探讨。该研究提出了转变数字经济思想观念、加强农业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建

设、强化人才支撑、完善数字经济法律法规等建议，为数字经济在农村经济中的发展提供了指导。 
在有关数字经济与农村发展的耦合性研究方面，李燕凌等[23]分析了 2015~2019 年数字乡村与乡村

振兴两系统协调发展时序特征及影响因素。杨玉敬[24]研究了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及

时空演化规律，并借助障碍度模型诊断关键障碍因素。齐思斯[25]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的协调

关系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研究探讨两者的协调关系，从而提出相关建议。张旺等[26]将数字经济与乡村

振兴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采用探索性方法将扎根理论和实证模型相融合，提出了一个完整的研究框架，

包括理论构建、实证分析和优化路径，并通过 12 个案例和 2012 至 2019 年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

板数据展示了研究过程。赵凯等[27]得出二级指标对一级指标耦合分析具有参考性价值，且随着时间推移，

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之间耦合协调度越来越高。葛美玲等[28]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河北省数字经济和

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状态进行分析，最后提出河北省数字经济和乡村全面振兴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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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数字经济在农村经济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未来，随着数字经济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普及，

数字经济将成为推动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对国内外数字经济与农村发展相关研究进行

综合分析后发现，现有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国内已发表研究主要集中在数字经济单个方面对农

村发展产生的影响；并且国内机构关于数字经济的指标体系起步较晚，不同机构的指标体系各具特色，

数据来源多样性。国外对数字经济研究起步较早且研究水平较中国全面，但较多文献侧重于将数字经济

与外部环境相结合进行研究，例如运用数字经济如何进行企业升级，如何将数字经济纳入到产品、运营

等方面，较少涉及运用耦合模型全面分析数字经济对农村发展的影响。纵观国内外研究文献，目前还未

见有学者利用耦合性分析模型来综合分析贵州省数字经济和农村地区协调发展情况，并通过综合衡量数

字经济和农村发展各构成要素来了解耦合协调情况。为此，文章从两者耦合协调度出发，研究贵州省农

村地区的发展状况，以了解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及影响其协调发展程度的因素，并最终提出数字经

济发展背景下贵州省乡村振兴的合理化发展建议。 

2. 贵州省数字经济与农村发展耦合机理 

数字经济和农村发展在贵州省的耦合机理主要表现为：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于贵州农村地区

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贵州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也为数字经济的应用和发展提供

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 
首先，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为贵州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

信息化技术应用、电子商务等领域的发展可以提高贵州农村地区的生产力和效益，推动传统产业向数字

化、智能化、服务化转型升级，提高农村地区的产业竞争力和综合经济实力。此外，数字经济还可以创

造新的商业模式和产业链条，开拓新的市场空间，为贵州农村地区的企业和个体经济提供更多的发展机

遇和创新动力。其次，贵州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也为数字经济的应用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

展机遇。贵州农村地区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具备发展数字经济的基础条件。随着贵州农村

地区经济的不断发展，其消费市场、产业链条和生态环境也将不断优化和完善，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

更加广阔和有利的市场和环境条件。 
综上所述，数字经济和贵州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之间具有密切的互动关系，数字经济的应用和发展需

要依托于贵州农村地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优化，而贵州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也需要数字经济的创新和引

领。因此，加强数字经济和贵州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协同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在贵州农村地区的深入应

用和发展，将有助于推动贵州农村地区经济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同时，数字经济和农村发展的耦

合机理也为其他地区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3. 贵州省数字经济与农村地区耦合协调水平分析 

3.1. 研究区域概况 

本研究的调查与分析区域是贵州省农村地区。贵州位于中国西南部，全省土地面积为 17.16 万平方

千米，其中农业用地占总土地面积的 51.1%。与其他省份相比，贵州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但

该省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这些资源在数字经济领域开发和应用中发挥重要作用。贵州农村

地区以农业为主导产业，以种植、畜牧养殖等为主要形式，但受水土条件限制及资源配置不均等因素影

响，农业现代化水平较低，产业结构单一，农民生活水平有待提高。2021 年，贵州省农村网络普及率达

到 60.5%，其中贵阳市为 73.8%；农村物流覆盖率达到 93.4%，农村电商快递服务点覆盖率达到 78.8%；

贵州省共有 565 个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站，服务农户 4 万余户。共有 565 个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站，服务农

户 4 万余户。贵州省农村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和推动，各方面数据均呈现出了稳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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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发展迅速的态势。在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和社会资本的积极投入下，贵州农村电商交易额不断攀升，

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站数量增加，农村网络普及率有所提升，物流覆盖率也得到了进一步改善。这些数据

充分表明，贵州省的数字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并将为农村地区带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当前，贵

州省政府正在推行“数字贵州”战略，希望通过数字经济的发展推进贵州省的工业化和信息化进程，并

实现城乡数字差距的缩小。因此，本文选取了贵州省农村地区作为研究区域，旨在探讨数字经济和农村

地区的深度融合，提高数字经济在农村地区的运用和应用水平，促进贵州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3.2. 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数字经济和贵州农村地区发展是相互独立相互影响的两大系统，耦合性评价指标体系包括贵州数字

经济的发展水平以及农村地区的发展状况。数字经济主要包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其中，数字产

业化，即信息通信产业，具体包括电信业、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行业等；二

是产业数字化，即传统产业应用数字技术所带来的产出增加和效率提升部分，包括但不限于工业互联网、

智能制造、车联网、平台经济等融合型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本文为了进行较为全面的数据分析，选取

通信产业、电子信息制造产业、软件产业作为数字产业化的一级指标，选取电子商务产业、数字创新产

业为产业数字化的一级指标。从乡村振兴战略角度，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

活富裕作为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一级指标。二级指标见表 1。 

3.3. 综合发展水平及其耦合协调度构建 

选取的数据通常会出现量纲与数量级的差异，因此在这里可以采用极值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首先，对无量纲化后的数据用 i iX X µ= + 进行整体平移，从而消除零和负值，并且可以使数据运算处理

有意义。另外为了尽量还原原数据的内在规律，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数据的属性， µ 要尽量接近 ix 取值，

本文取 0.0001µ = ，处理公式如(1)式： 

 
( )

( )

min

max min

max

max min

0.0001

0.0001

i
i

i
i

i

X X X
X X

Z
X X X

X X

− + −=  − +
 −

为正向指标

为负向指标

 (1) 

式中 iX 为选取的原始数据， iB 为标准化处理后的指标值， maxX ， minX 为各指标样本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用 Excel 软件进行数据的标准化处理，结果见表 1。 
 

Table 1. Standardization results of raw data on digital econom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Guizhou Province and the weights 
of each index 
表 1. 贵州省数字经济和农村发展原始数据标准化结果和各指标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指标权重 

通信产业 

互联网接入端口 0.0001 0.1820 0.4954 0.6938 0.6772 1.0001 0.028313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 0.0001 0.1500 0.3745 0.5955 0.7459 1.0001 0.031790 

移动电话普及率 0.0001 0.4709 0.8235 0.9440 0.8991 1.0001 0.020498 

电子信息制造业 

数字制造业企业单位数 0.0001 0.7693 1.0001 0.6375 0.2858 0.1649 0.033172 

规模以上数字工业总产值 0.1356 1.0001 0.4808 0.5492 0.0001 0.1353 0.041482 

大中型数字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0.2779 0.4940 1.0001 0.2913 0.0001 0.0006 0.053419 

软件产业 软件业务收入 0.0001 0.0069 0.1746 0.3017 0.4997 1.0001 0.056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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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信息技术服务收入 0.0001 0.0890 0.2305 0.3639 0.5220 1.0001 0.041690 

电子商务产业 
有电子商务交易活动企业数 0.7072 0.4395 0.0001 0.2248 0.5304 1.0001 0.027771 

电子商务销售额 0.3120 0.0629 0.0001 0.5940 0.6423 1.0001 0.038741 

数字创新产业 

数字工业新产品开发项目数 0.0001 0.1888 0.3519 0.5149 1.0001 0.4179 0.031541 

数字工业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 0.0001 0.1245 0.3174 0.5103 1.0001 0.6473 0.034602 

数字工业新产品销售收入 0.0001 0.0954 0.2205 0.3456 0.6962 1.0001 0.042256 

产业兴旺 

人均农产品产量 0.8515 1.0001 0.2839 0.2298 0.0001 0.1352 0.042187 

主要农产品单位面积产量 0.0001 1.0001 0.1876 0.2501 0.0626 0.4376 0.049855 

农林牧渔总产值 0.0001 0.1987 0.3276 0.4966 0.7911 1.0001 0.031448 

农业机械化总动力 0.0001 0.3276 0.6453 0.8143 0.9383 1.0001 0.023470 

生态宜居 
森林覆盖率 0.0001 0.3268 0.4951 0.7922 0.9407 1.0001 0.024734 

空气质量优良率 0.1996 0.0001 0.6668 0.7325 1.0001 0.9563 0.027270 

乡风文明 
学龄儿童入学率 0.0001 0.0001 0.3334 0.3334 1.0001 1.0001 0.052071 

教育文化娱乐支出 0.0001 0.1229 0.2334 0.3773 0.4182 1.0001 0.039591 

治理有效 

城乡收入差距指数 0.0001 0.1155 0.2309 0.4232 0.8078 1.0001 0.039724 

城乡生活差距程度 0.0001 0.0855 0.1636 0.1588 0.0733 1.0001 0.070957 

城镇化率 0.0001 0.2510 0.4539 0.6751 0.8656 1.0001 0.026896 

生活富裕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0.0001 0.1635 0.3413 0.5595 0.7454 1.0001 0.031971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0.0001 0.1297 0.2923 0.4959 0.4222 1.0001 0.035995 

财产性收入 0.0001 0.3886 0.6052 0.5733 1.0001 0.5988 0.022293 

数据来源：2016~2021 年国家统计年鉴及贵州省统计年鉴。 

3.3.1. 确定指标权重 
本文所研究的数字经济和农村发展之间存在大量耦合评价指标，并利用熵值法对各个指标进行了权

重确定。将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计算各指标熵值并依据熵值进行差异度计算，其中某指标权重等于该

指标差异度占全部指标差异度之比，具体计算公式如式(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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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B 为第 i 项指标值的比重， iS 为第 i 项指标的熵值， ie 为第 i 项指标的差异度， iλ 为第 i 项指标的

权重，各项指标权重的计算结果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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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耦合协调度的计算 
为研究数字经济和农村发展的协调关系，参考廖重斌[29]在文献中所建立的耦合协调模型采用均匀

分布函数法对耦合度进行分级，确定评判标准，从而构建了数字经济与农村发展两大体系的耦合性，评

价模型计算公式如式(6)~(9)： 

 1,2 1 ii
n

iU Zλ
=

= ×∑  (6) 

 
( )

1 2
2

1 2

2 ,0 1U UC C
U U

+
= ≤ ≤

+
 (7) 

 1 2T U Uα β= +  (8) 

 D C T= ×  (9) 

耦合度 C 为两系统间及系统内各因素间的互动程度，U 为综合评价指数，T 为数字经济系统与农村

地区发展系统间协调加权后的评分，体现出子系统发展在耦合协调度中的贡献度。由于数字经济与农村

地区的发展二者同样重要，协调度变量系数 α和 β均取 0.5。D 为数字经济与农村地区的耦合协调度，且

D 值较大，耦合协调性越好，耦合协调度按 D 值的大小划分为 10 级。 [ ]0,0.09D∈ ，极度失调； 

[ ]0.10,0.19D∈ ，严重失调； [ ]0.20,0.29D∈ ，中度失调； [ ]0.30,0.39D∈ ，轻度失调； [ ]0.40,0.49D∈ ， 
濒临失调； [ ]0.50,0.59D∈ ，勉强协调； [ ]0.60,0.69D∈ ，初级协调； [ ]0.70,0.79D∈ ，中级协调； 

[ ]0.80,0.89D∈ ，良好协调； [ ]0.90,1D∈ ，优质协调。 
由式(6)~(9)，计算 2016~2021 年贵州省数字经济，农村发展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结果见表 2，并

根据该表绘制折线图，见图 1。 
 

Table 2.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digital econom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Guizhou Province 
表 2. 贵州省数字经济和农村发展综合评价指数和耦合协调度 

年份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U1 0.05223 0.14601 0.20019 0.22731 0.25587 0.33405 

U2 0.04141 0.15491 0.17172 0.22351 0.29109 0.44384 

耦合度 C 0.99330 0.99956 0.99707 0.99996 0.99792 0.98999 

耦合协调度 D 0.21565 0.38780 0.43059 0.47477 0.52241 0.62052 

协调等级 中度失调 轻度失调 濒临失调 濒临失调 勉强协调 初级协调 

3.4. 耦合协调水平分析 

根据表 2 绘制如图 1 所示的折线图，可以得出：通过一方面，从贵州数字经济和农村地区发展的综

合发展水平可以看出两者都呈现出稳步增长的趋势。具体来说，数字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 U1 从 2016 年

0.05223 逐渐提升到 2021 年的 0.33405，增长了约 540%，表明数字经济在这段时间内得到了快速发展；

而农村地区发展的综合发展水平 U2 从 2016 年的 0.04141 上升至 2021 年的 0.44384，增长幅度更大，达

到了约 970%。较为明显的 2016 年两者的综合发展水平出现较大的增幅，这是由于 2016 年还处于两者发

展的前期阶段，发展空间依旧充足；2017-2020 年，数字经济的综合发展呈现增速下降的一段稳定增长，

农村地区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呈现增速上升的小幅度增长；2021 年，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出现增长速

度小幅度上升的增长，这是由于贵州省 2018 年实施“万企融合”大行动打好“数字经济”攻坚战取得了

一定成效以及 2020 年贵州省推行的创新发展十大工程行动方案中大数据融合创新发展工程全力推进“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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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融合”起到的效果；另外农村地区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于 2019 年到 2021 年出现增长速度逐渐上升的增

长，最终状态是农村地区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高于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这是由于农村 2019 年党的十

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村从各个领域共同发展的作用。 
 

 
Figure 1.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line chart 
图 1. 综合评价指数和耦合协调折线图 

 
另一方面，2016 年到 2021 年贵州数字经济和农村地区发展耦合度都比较高，稳定接近于 0.99；耦合

协调度呈现上升趋势，协调度由 2016 年 0.21565 的中度失调上升至 2021 年 0.62052 的初级协调，其中，

2020 年是协调度勉强协调的转折点，2016 年和 2020 年是两个增速变化较为明显的两年，2018 年是一个

拐点，2016 年到 2017 年出现较快增速的协调度增长，2017 年到 2020 年呈现稳定较低增速的增长，2021
年协调度出现增速回升的增长。从耦合协调度 D 的总体变化情况来看，数字经济和农村地区的发展水平

均有较大的提高，二者之间的协调性与发展水平相比增幅相对较小，因此数字经济和农村地区发展之间

仍存在一些不协调的问题，需要继续完善改进。例如，在数字经济应用场景的设计、数字技术普及等方

面，还需要加强相关工作；同时，在营造数字经济良好环境、优化农村发展结构等方面也需要下更大的

功夫。只有持续地加强贵州数字经济和农村地区发展之间的协同合作，并不断探索新的创新模式，才能

够让数字经济更好地服务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现。 
总结而言，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促进贵州农村地区发展和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数字经济和农村地区

发展具有密切的关联性，合理地融合数字技术和农村地区生产生活方式，将会促进两者的良性循环，实

现可持续发展。但也需要在数字经济和农村地区发展之间进一步建立高效的协调机制，解决数字技术在

乡村普及应用时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以推动贵州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4. 贵州数字经济与农村发展耦合协调水平影响因素研究 

从第三部分计算的贵州数字经济与农村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可以看出，在 2016~2021 年间，两者的

耦合协调达到了初步协调，那么接下来要得知不同因素对其耦合协调水平的影响程度大小。基于此，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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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剖析影响数字经济与农村发展的耦合性水平的主要因素，为促进后续农村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发

展提供有效的措施。 

4.1. 研究方法选择及基本原理 

4.1.1. 研究方法选择 
由于本论文所分析使用的数据是时序数据，各指标仅涉及 6 年度数据，数据量小，所以选取灰色关

联分析法来分析数字经济与农村发展耦合协调水平影响因素。第一，这种方法适合时序数据，数据量小

而且信息量不定，与多元回归分析相比应用领域更广更方便；第二，本方法适用于动态历程分析，并根

据不同变量间的发展趋势量化指标间的相似性，是度量变量间关联程度最常用的手段之一。 

4.1.2. 灰色关联分析法基本原理 
灰色关联分析就是测量两要素发展趋势相似度，并通过计算两要素间的关联度来对各要素排序以获

得要素影响度的强弱，这种方法多用于多要素分析及动态历程分析中，它是测量某一体系在发展过程中

的变化度，且适用于本论文数据量小、信息不确定性强的研究情况。 

4.2. 灰色关联分析模型构建 

4.2.1. 灰色关联系数的计算方法 
第一步，先确定参考序列与比较序列。文章选取了 2016~2021 年间贵州省数字经济与农村发展耦合

协调水平序列为参考序列，剩余指标为比较序列。所以，记参考序列为： ( ) ( ) ( ){ }0 0 0 01 , 2 , ,x x x x n=  ，

比较序列为 ( ) ( ) ( ){ }1 , 2 , ,i i i ix x x x n=  。 

第二步，为了消除指标量纲的不同，应把数据归一化，并通常使用初值化、均值化等方法把资料整

理至 1 的数量级左右，如公式(10)和(11)所示。 

 ( ) ( )
( )1

i
i

i

X k
X k

X
′ =  (10) 

 ( ) ( )i
i

i

X k
X k

X
=  (11) 

本文此处考虑运用均值化的方法，这样可以避免初值后第一年数据皆为 1 的情况。 
第三步，即求关联系数，利用归一化后的数据求每个影响因素各个年份的关联系数，计算公式如(12)

所示。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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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 min max max

max 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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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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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X k X k

k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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ζ 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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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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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i xζ 表示第 i 个影响因素第 k 年的关联系数， ( )min min
i k

k 代表两级极小差，代表 ( )max max ii k
k∆

两级极大差， ( ) ( ) ( )0i ik k k′ ′∆ = ∆ − ∆ ， ρ 代表关联系数，且 ρ 的取值范围是(0, 1)， ρ 越小分辨率越大，

通常取 0.5ρ = 。 

4.2.2. 灰色关联度的计算方法及权重的确定 
灰色关联分析本质上就是时间序列数据几何关系对比分析，文章通过测算贵州数字经济与农村发展

耦合协调水平序列与其影响因素序列之间的关联度大小，也就是测算各序列各时段关联系数加权值大小，

以体现整个过程中关联程度的高低，灰色关联度值愈趋近于 1 则表明关联程度愈高。灰色关联度的计算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41340


陈浑 
 

 

DOI: 10.12677/ecl.2024.1341340 1850 电子商务评论 
 

方法如公式(13)所示。 

 ( ) ( ) ( )1

1, , 1, 2, ,i i i i
n
kr r X X k i m

n
ζ

=
= = =∑   (13) 

其中， ir 代表影响因素与耦合协调度水平的灰色关联度； ( )i kζ 含义同式(12)，因为本文的灰色关联法对

不同年份的指标采取平均权重，
1
n
则表示该影响因素某年灰色关联系数的权值。 

4.3. 耦合协调水平的影响因素结果分析 

4.3.1. 耦合协调水平与各二级指标间的灰色关联分析 
该部分将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利用式(10)~(13)计算求得数字经济和农村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与各

个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度，结果见表 3。 
 

Table 3. The grey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level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and the secondary indicators of digital economy 
and rural development 
表 3. 耦合协调水平与数字经济和农村发展各个二级指标的灰色关联度 

变量 灰色关联度 变量 灰色关联度 

互联网接入端口 0.8243 主要农产品单位面积产量 0.6734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 0.8329 农林牧渔总产值 0.8097 

移动电话普及率 0.7569 农业机械化总动力 0.7143 

数字制造业企业单位数 0.6004 森林覆盖率 0.7464 

规模以上数字工业总产值 0.6104 空气质量优良率 0.6963 

大中型数字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0.4856 学龄儿童入学率 0.6832 

软件业务收入 0.6985 教育文化娱乐支出 0.7765 

信息技术服务收入 0.6834 城乡收入差距指数 0.6565 

有电子商务交易活动企业数 0.6592 城乡生活差距程度 0.6999 

电子商务销售额 0.7302 城镇化率 0.7420 

数字工业新产品开发项目数 0.7538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0.8239 

数字工业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 0.7437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0.8189 

数字工业新产品销售收入 0.8297 财产性收入 0.6961 

人均农产品产量 0.6171 —— ——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总体上贵州省数字经济发展和农村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与两者的各个二级指

标之间呈现出的灰色关联度还是比较高的，平均在 0.71 左右。在数字经济系统中，属于通信产业的三

个指标互联网接入端口、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移动电话普及率与耦合协调水平的关联度总体最高，

处于 0.75 到 0.85 之间，属于电子信息制造业的三个指标数字制造业企业数、规模以上数字工业总产值、

大中型数字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与耦合协调水平关联度相对最低，前两者在 0.6 左右，第三个仅仅为

0.4856。属于软件产业的两个指标软件业务收入、信息技术服务收入与耦合协调水平的关联度分别为

0.6985、0.6834。属于电子商务产业的有电子商务交易活动企业数、电子商务销售额与耦合协调水平的

关联度分别为 0.6592、0.7302，属于相对中等关联水平。另外数字创新产业的三个指标数字工业新产品

开发项目数、数字工业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数字工业新产品销售收入与耦合协调水平的关联度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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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前两个指标的关联度在 0.75 左右，后一个指标的关联度为 0.8297.从结果可以看出，2016 年到

2021 年贵州数字经济对于耦合协调水平的关联度主要受通信领域的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以及数字创新

领域的数字工业新产品销售收入的影响。互联网的普及与数字工业新产品的开发和销售不仅可以促进

当地数字经济的发展，还能够进一步带动其他相关行业的发展，也有助于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品质。

因此，政府和企业可以在互联网的普及与数字工业新产品研发和销售方面加大投入力度，以提高数字

经济和农村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 
同时，也可以看出农村发展各个二级指标对耦合协调发展的关联度也是比较高的，从农村发展五个

方面的各个二级指标对耦合协调水平关联的总体来看，大致在区间 0.6~0.8 之间。其中最高的关联度是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0.8239，可通过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可以刺激当地市场需求，

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与农村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进而提升耦合协调水平；此外，农林牧渔总产值的灰色

关联度相对较高，说明农林牧渔业在数字经济和农村发展中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发展状况对于两者

的耦合协调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在加强数字经济发展同时，还应注重保障农林牧渔业的健康发展，让

两者形成比较均衡的发展态势；最低的是人均农产品产量，仅仅 0.6171，虽然农业是贵州省经济中的一

个重要部门，但农村发展和数字经济的结合尚未完全展现，因此这个指标对于两者的耦合协调影响力相

对较小。 

4.3.2. 耦合协调水平与五个产业的灰色关联分析 
为了可以从整体上对影响贵州省数字经济和农村发展耦合协调水平的因素上进行分析，本文将上述

计算得出的各个指标的灰色关联度和本文 3.2 节通过熵值法计算得出的各个指标的权重计算加权平均，

得出各个领域的灰色关联度的加权平均，结果见表 4。 
 

Table 4. The grey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level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and the indicators of digital economy and rural 
development 
表 4. 耦合协调水平与数字经济和农村发展各个一级指标的灰色关联度 

子系统 一级指标 灰色关联加权平均 

数字经济 

通信产业 0.8105 

电子信息制造业 0.5557 

软件产业 0.6921 

电子商务产业 0.7006 

数字创新产业 0.7802 

农村发展 

产业兴旺 0.6929 

生态宜居 0.7201 

乡风文明 0.7235 

治理有效 0.6956 

生活富裕 0.7903 

 
首先从数字经济的各个领域可以看出，五个领域由高到低的排名依次为：通信、数字创新、电子商

务、软件、计算机基础。数字经济中的通信领域对耦合协调水平的影响程度最大，其次为数字创新。由

此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发展系统与耦合协调水平的关联度中，数字产业化的通信领域以及产业数字化的

数字创新领域起着主要作用，2016 年到 2021 年数字经济在通信以及数字创新领域是二者耦合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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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保障和基础，因此，政府和企业可以在通信以及数字创新领域加大投入力度，以提高数字经济和

农村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同时也间接表明数字经济的另外其他三个领域软件发展领域、电子商务领域，

计算机基础领域是未来促进耦合协调发展的关键，发展空间充足。 
另外从农村发展的各个领域来看，农村发展的五个方面与耦合协调水平的关联度由高到低的排名依

次为：生活富裕、乡风文明、生态宜居、治理有效、产业兴旺。农村发展的生活富裕对耦合协调水平的影

响程度最大，乡风文明、生态宜居次之，治理有效、产业兴旺对耦合协调水平影响程度最小，反过来表

明 2016 年至 2021 年数字经济与农村发展的协调发展增加了贵州省农村的收入水平，让农村生活富裕；

同时也表明数字经济与农村发展的耦合协调发展应用于贵州省农村治理有效、产业兴旺的建设中还有很

大的空间发展，贵州省农村在治理有效、产业兴旺方面可以在数字经济的作用下得到转型升级。未来数

字经济也可从贵州省农村治理有效、产业兴旺的建设中得到发展。 

5. 政策与建议 

数字经济与农村地区的深入融合是贵州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内容，为此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以

促进数字经济与贵州农村地区发展的耦合性，具体建议如下： 
(1) 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在数字经济系统中，与数字基础设施相关的通信产业整体与耦合协调水

平的关联度总体最高，处于 0.75 到 0.85 之间，因此要通过数字经济推动乡村振兴，首先就要加快贵州省

及其各级政府对数字网络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实施计划，提高网络速度和信号覆盖范围。同时应该积极推

动电商综合服务站、物流中心等配套设施和产业链上下游的建设。 
(2) 拓展数字经济新业态。数字创新产业与耦合协调水平的关联度相对较高，前两个指标的关联度在

0.75 左右，后一个指标的关联度为 0.8297；另外电子商务产业与耦合协调水平的关联度分别为 0.6592、
0.7302，属于相对中等关联水平。结合数字创新以及电子商务产业与耦合协调水平的关联度，数字经济的

创新发展不失为一种促进农村经济的渠道。因此可以支持企业发展数字化模式，开拓农村市场，发掘符

合当地特色的新型科技、新兴商业模式，丰富农村居民的销售渠道；同时也要推广电子商务、移动支付、

在线教育等数字经济新业态，为农村提供更多元化的就业岗位。 
(3) 推广数字化农业。农村发展的生活富裕对耦合协调水平的影响程度最大，其中最高的关联度是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0.8239，这表明以数字经济促进农村地区发展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增加居

民的收入。因此可以加强对现代化农业经营模式的培育和推广，创新绿色有机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搭

建产业链，并与数字技术紧密结合；同时，政府部门可以制定相关政策，培育有竞争力的现代农畜产品

供应链。 
(4) 大力培养数字经济产业人才。以任何方式促进发展都离不开相关人才的培养，为了推动数字经济

和农村发展的深度融合，贵州也需要加强数字人才培养。对农民近距离、低成本的数字技术培训很必要；

中小企业也可通过参与其他方面的培训班的学习来增长实际操作经验，进而在数字产业领域找到属于自

己的一席之地。贵州高校还能开设数字经济相关专业课程，并且引入各类行业、科技团队参与教育，以

更好地满足数字经济高素质人才亟待解决的问题。 
(5) 加大数字经济政策支持力度。财政和税收等多方向的政策支持有利于推动贵州数字经济发展，政

府要适度出台稳定有力的政策告诉人们在电商、物流、农业生产等方面是受欢迎且安全的。同时，信用

体系建设也是政府支持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一环，政府可以通过信用贴标及信用保障服务等，让数字经

济从业者和消费者有效地建立互信机制。 
以上是数字经济与贵州农村发展的耦合性分析之后的对策建议，旨在促进数字经济与农村发展深入

融合，推动贵州数字经济和乡村振兴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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